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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肆虐下的“生之向往”
薄伽丘著《十日谈》吹响文艺复兴号角

黑死病
夺去佛罗伦萨4/5人口

“无论是医学知识还是药
物力量，在治疗瘟疫方面都毫
无作用，染病之人几乎无人生
还。病人一般都在症状出现
的三天内死去，没有发热或其
他情况出现。染病的人会将
疾病传染给健康的人，并且疫
情之严重与日俱增，如同火上
浇油一般。”作为意大利著名
诗人和作家，薄伽丘记录下了
看到的一幕。

关于这场瘟疫的起源，说
法很多，可以确定的是，1347
年秋，意大利感触到这场瘟
疫。12艘船的船队从热那亚
来到西西里岛，不仅满载印度
的香料，还带回了亚洲黑鼠和
黑死病病菌。在12个月的时
间里，佛罗伦萨城中4/5的人
口、超过10万人死去。数据
显示，在1348年到1350年间，
2500万欧洲人死于黑死病。
更可怕的是，瘟疫跟随欧洲人
逃亡的脚步，蔓延到北非、西
亚。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黑
死病造成的全世界死亡人数
高达7500万。

1355年，黑死病暴发已
经整整8年。佛罗伦萨市政
厅旁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由于
内部遭受风吹雨淋，破败不
堪。那条挖低了的地基早已
无人问津。

瘟疫让人看到生之向往

1327年4月，23岁的彼特
拉克来到阿文尼翁。当他走
进圣克莱尔教堂，碰到了一生
所爱——— 20岁的劳拉、一位
骑士的妻子。彼特拉克立刻
陷入疯狂的单相思中，这位桂
冠诗人写下了千古名句《爱的
矛盾》。

彼特拉克终身未娶，希望
等来和劳拉的爱情。没想到，
等来的却是噩耗。1348年，

劳拉因黑死病去世。仅仅三
日内，彼特拉克的朋友帕加尼
努斯及全家人都进了坟墓。

1349年，瘟疫暂时离开
佛罗伦萨，彼特拉克遇到了薄
伽丘。两位“人文之父”就这
样历史性地相遇。他们一起
聊天、一起喝酒，一起追忆这
场瘟疫带走的朋友、爱情，以
及佛罗伦萨的荣光。在这场
瘟疫中存活下来的他们开始
反思，是再去追寻宗教的复活
和天堂，还是尽力将这脆弱的
此生过好？反思之下，彼特拉
克辞去了教皇秘书职务，来到
了刚刚成立的佛罗伦萨大学。

他和薄伽丘合作资助了
一位希腊人，他们将《荷马史
诗》翻译成了拉丁文，这本书
的翻译被视作“回到古罗马
去”的文艺复兴精神的开端。

《十日谈》写尽人性的复杂

除了诗人和艺术家、文学
家，越来越多的人在这场灾难
后感受到了生命的重要性，从
对死亡的恐惧到生之向往的
喜悦。另一方面，不少存活下
来的人感受到了宗教的无力，
加上教士人数锐减，处于统治
阶级的宗教集团遭遇重创。

黑死病幸存者们开始反
思生命，他们注意到了人性的
力量。带起这股反思潮流的
人就是薄伽丘。

在佛罗伦萨大学期间，薄
伽丘创作了《十日谈》。故事
的背景是7位名媛和3位绅
士，为了躲避黑死病在1348
年佛罗伦萨“隔离期”每人每
天讲一个故事，一共十天，凑
齐了100个小故事。这些故
事中有对教士阶级的无情嘲
讽，有对道貌岸然婚姻的鞭
笞，也有对男女不平等的
控诉。

薄伽丘通过自己在黑死
病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一个
富商私生子的成长心路，写出

了当时意大利生活的市井气，
也写尽了人性的复杂。或虚
伪、或炙热、或忠诚、或贪婪，
有美好的有罪恶的，没有宗教
的光环，没有对悲苦的压抑，
这就是人，脆弱的人。

这本故事汇，一出版就震
惊了意大利，颠覆了处于中世
纪的人们的三观。这本书被
誉为“人曲”，吹响了文艺复兴
的号角。

拉丁文衰弱
各国语言兴起

黑死病激发人们对生命
的反思。这场席卷欧洲、史无
前例的大瘟疫在客观方面成
就了文艺复兴的基础。

在中世纪，拉丁语是国际
通用语言，也是唯一正式传授
的语言，承担起了欧洲文脉。

然而，瘟疫不分贵贱地夺
去了数千万欧洲人的生命，包
括教士和教师这些掌握知识
的人。据统计，剑桥大学40
位教授死了16位、牛津大学3
万学生只剩6000人。教师数
量锐减，在基础教学方面，拉
丁语的缺口更大，“城里、村子
里或家里，几乎找不到人来教
小孩子基本的语法知识。”

最终，越来越多的大学被
迫放弃了拉丁语教学。1385
年，英格兰所有文法学校的学
生开始改学英语。这为后来
莎士比亚用英语“改写”世界
文学史著奠定了基础。

1353年薄伽丘出版的
《十日谈》就是用佛罗伦萨方
言写成，不仅文笔俏皮、辛辣，
也让更多不懂拉丁文的读者
可以读懂这本书。这股势头
之下，更多的文学家、历史学
家直接用本国语言写作，或者
把经典的拉丁文作品翻译成
本国语言。

政治上、文学上、学术上，
拉丁文的衰弱也动摇了宗教
的禁锢。各国语言的兴起，得

以让欧洲各国都拥有繁兴的
文艺，更多的人接受本国语言
的文化教育，从而真正改变了
欧洲的人文世界。

反思：瘟疫后的道德松动

这场从1348年持续到
1353年的黑死病改变了欧洲
的格局，松动了欧洲封建统治
的基石，吹响了文艺复兴的号
角，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瘟疫结束后，很多家境优
越的意大利人变得懒散放荡，
追求及时行乐。穷人则无意
劳作。“瘟疫让人们不再那么
诚实正直，道德标准降低了”。

所幸的是，《十日谈》没有
美化人性，薄伽丘直接暴露了
人性阴暗的一面，让更多的人
在看过、笑过之后有一些反
思。文艺复兴阶段的许多作
品，用接近真实的颜色、成熟
的透视法还原了世俗世界，有
叛徒犹大、有虔诚的报喜三博
士、有勇猛的大卫，让人们看
到人性的复杂和美好。这是
文艺复兴对瘟疫后道德标准
松动作出的一个回应。

很快，沉浸在宴席上喝酒
享乐的人挥霍完了钱财，另一
群卖着羊毛积累原始财富的
勤劳人开始成为新世界的主
宰——— 1433年9月的一个清
晨，一个清瘦男人走上了通往
佛罗伦萨市政厅的台阶。这
个人就是柯西莫·德·美第奇。
在这位超级富翁的资助下，3
年后的3月25日，一条华道延
绵300多米，直接通向圣母百
花大教堂。

在饥荒和黑死病之后，历
时140年修建而成的大教堂
宏伟地矗立在佛罗伦萨，成为
这座城市不朽的标志。即便
在20公里之外，人们都可以
看到它奇迹般的穹顶，这是人
类的奇工巧匠，也是对这一段
从瘟疫肆虐到“生之向往”的
文艺繁兴的历史纪念。

1341年，28岁的乔万尼·薄伽丘回到了佛罗伦萨。
眼下有些陌生的家乡让人欣喜——— 全新的市政大厅，红砖白墙非常气派。市政广场旁，工匠们正在挖低阿

达·里科尔索街的地基。为的是不久的将来，在这条大街上的任何方向，都能看到圣母百花大教堂。
但薄伽丘并不知道，有生之年竟看不到这座雄伟教堂的封顶之日。
1341年的佛罗伦萨，就像28岁的薄伽丘，处在最好的时代。烧砖工厂昼夜轰鸣，羊毛商人带来最好的织品，暴

发的银行家满身裘皮，建筑师、文学家、艺术家，在财富和新兴委托人的庇护下，纷纷来到了佛罗伦萨。
谁也不曾想到，6年之后，这里变成了最坏的时代——— 一场饥荒让佛罗伦萨四千人死亡。而这仅仅是“死神来

了”的序幕——— 1348年春，黑死病暴发了。

黑死病：
欧洲人的铭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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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环形状的玫瑰，装满口袋
的花束，灰烬，灰烬，你们都要倒
下！”

这首英国童谣《Roses》，相当于
英国版《丢手绢》，小朋友们围成一
圈，唱完最后一句就行屈膝礼。然
而，童谣背后隐藏着惨烈：它描述
的是欧洲黑死病暴发时，很多人临
死前情绪癫狂，跑到大街上肢体乱
舞，然后暴毙倒下。运尸车用鲜花
盖在尸体上遮掩尸臭，烧尸的灰烬
漂浮在空气中。作为人类历史上
最恐怖、杀伤力最大的瘟疫之一，
黑死病在欧洲留下深深的印记。

瘟神索命，所向披靡
1346年，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

发城——— 当时热那亚共和国在黑
海上的一个商业殖民地突发瘟疫。
正常人一个个倒下，死亡人数很快
超过活人。政府用木杆把无处掩
埋的尸体就近推入大海，港口为之
废弃。被感染者面部、颈部、腋下、
腹股沟长出大肿块，皮肤出现黑
斑，大多会在感染48小时内死去，
当时的人给这种瘟疫起了个形象
的名字——— 黑死病。

1348年，瘟神兵分多路，征服
了整个欧洲大陆，除了被海峡阻隔
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
岛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而
英格兰也没能撑过1349年春天，黑
死病突然从加莱进入海峡群岛，然
后长驱直入大不列颠，到5月，伦敦
原有的5万居民只剩下3万。

找不着元凶，那就找替罪羊
14世纪中叶，欧洲已经医学院

林立：意大利20所、法国19所、英国
5所、西班牙4所、葡萄牙2所，但医
学界对这种发展极快的新疾病束
手无策。

治疗无望的欧洲人惶惶不可
终日，各种谣言和论断开始满天
飞。人们发现当地的犹太人居然
没有感染黑死病，开始怀疑黑死病
是犹太人在井水里投毒制造的。
很快，德国、法国各地都开始审讯
犹太人，然后如愿得到了他们想要
的供词，甚至在没有犹太人的地
方，也找到了被犹太人买通的“内
奸”。

科学揭开真相，犹太人被污名
化几百年

从14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黑
死病在欧洲间歇性多次暴发。现
代医学揪出了鼠疫杆菌，破解了黑
死病的传播途径：通过老鼠和跳蚤
传播。黑死病就是臭名昭著的鼠
疫，早在6世纪东罗马帝国时期就
蹂躏过欧洲人。但时至今日，鼠疫
杆菌从何而来还没有定论，黑死病
的消退仍是西方疫病学家、历史学
家长期争论的问题。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著名
的席卷全球的瘟疫，黑死病凶猛传
播背后，是欧亚大陆交通往来突飞
猛进所伴随的人群流动风险的不
可阻挡。黑死病已成往事，那蒙昧
和荒唐呢？也一并尘封在黑暗的
中世纪了吗？ 本版稿件据《华西
都市报》《科技日报》

佛罗伦萨 薄伽丘 《十日谈》


